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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的父亲已经解除隔

离，回到家中。只是每周要
交一份汇报，汇报每日的活
动。这个家庭在经过一度的
打击和混乱之后，又平静下
来，走上生活的轨道。还是
大姐操持家务，她是常日
班，晨起暮归，一早一晚两

顿饭便可照应，中午由放学
回家的妹妹们简单烧煮。整
个白天，都是父亲和南昌相
守着度过。父亲的每周汇报
由南昌递交去单位，汇报完
全是流水账，几时起床，几
时用餐，几时就寝，结尾总

是“一日无人来，一日无外
出”。所记不谓不如实，但却
透露出讥诮的意思。

一次，父亲有恙，歇在
床上，请南昌代笔。南昌斟
酌一时，结果还是按原样写
下，末尾也是“一日无人来，

一日无外出”。再后来，父亲
病虽好了，可“汇报”的事
情却落在南昌的身上。他颇
感惊奇地注意到，他的字和
父亲的字竟然很相像。南昌
又注意到更多的与父亲的
相像：发际正中都有一个发

尖，右边脸颊略比左边瘦
削。有时候，他听见自己的
咳声会惊一跳，以为是父亲
在咳嗽。这些发现使他感到
惊慌，他有意识地修正自己
的习惯，可是，却越来越经
常地听到大姐的数落：父子

俩一样的毛病！
有一回，南昌翻箱倒柜

找一件上装，找得火起。父
亲也随着他忙活，不时递过
一件，接过来看看不是，又
丢开。他看见父亲的眼睛，
竟然有奉迎之色，于是歇下
手不找了。有时候，他在陈

卓然那里待得忘记时间，回
家晚了，便会看见父亲房间
亮着灯。他很想进去说一声
“我回来了”，却是没进去，
只是重了手脚，咳嗽着，表
示人已回来。果然，不一会
儿，灯就熄了。就这样，琐细

之间，父子间养成了一些尴
尬又酸楚的亲情。

这是一个少有的温馨
时期，在他们家历史上从
未有过的。事情已经坏到
头，反而局势明朗。偶尔
的，南昌会去父亲房间坐

坐。开始，他借口到父亲书
橱里找一本书，父亲坐在
书桌前，背对着他。他有些
慌张，随便从书橱里抽一
本书，就退出去。下一回，
他是以还回书为理由进了

房间，父亲已躺在床上被
窝里，伸手向南昌要去那
本书看了看，书名是《小逻
辑》，黑格尔所著。

父亲翻了翻，问能看懂
吗？南昌老实说看不懂。父
亲说：这对你有些难，你可
以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批判》。南昌将《小逻辑》放
回书橱，再找出《政治经济

学批判》，然后出了房间。第
三回进父亲房间，却没有继

续读书的话题，而是谈天
气。这是一个暴冷的上午，
姐妹们都不在家，父亲让南
昌替他灌一个热水袋。南昌
灌好后送进去，父亲急切地
接过来，紧捂在怀里，嗫嚅
了一声：真冷啊！

父亲要口授一份思想小
结，让他笔录。南昌准备好
笔和纸，开始了———我出生
于江西南昌，据族谱所记，
明万历年间，有先人任职礼
部，官至尚书。到曾祖一辈，
已是耕读人家，有良田数千

亩，人丁百余口，族中有宗
祠、义堂。然而，南昌觉得父
亲又在弹老调子，不由皱
眉。父亲说：我以为必须从
根子上检讨起，才能真正判
断自己是何种世界观！听到
“世界观”三个字，南昌脸

红了。他收起纸笔，问道：真
的是你们单位要你写思想
小结吗？父亲坦然地望着儿
子：检讨与反省不就是我一
生的工作？

那你自己写！南昌将纸
笔一推，站起来。你必须写！

父亲说。为什么？因为我是
父亲，你是儿子！南昌愤怒
起来：那我现在就贴出声
明，和你划清界线！父亲伸
手在他脸上掴了一下。南昌
脸颊火辣辣的，他亢奋地
想：来吧！还有什么，来吧！

父亲一甩手：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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铊是一种金属，一般大众

可能很少知道它，但铊在很多
谋杀、自杀和意外中毒事件中
都曾出现。最严重的一次，发
生在1930年代西班牙的格拉
那达，当时用来称药的天平可
能不准确，造成剂量过量，16
名接受这种治疗的小孩子当

中，有14人死亡。
被用来当作毒杀蟑螂和

老鼠的杀虫剂，是引发铊中
毒事件的主因。20世纪前半
段，在美国和欧洲大陆广泛

使用一种名叫吉利欧的药
膏，这种药膏含有硫酸铊，造
成几百件意外中毒、自杀和
谋杀案。曾有下毒者企图用
铊毒杀她的丈夫：妇人在她
丈夫的咖啡里加进铊，但因
为味道变得很难喝，丈夫只

喝了一点点，出现腹泻和恶
心症状，妇人最后被判了杀
人未遂罪。另一位下毒者也
把这种药膏涂在面包和奶油
上，成功毒死7个人，另外
13人侥幸逃过一劫，最后这
些人被查出都是铊中毒。

铊盐无色无味，是作为

毒药的有利特性，但铊的检
测（如尿液的检测）很容易，
即使只服用一剂，在两个月
后还是可以检测出来。这种
金属会残留在尸体里，就算
尸体下葬或火化之后，铊金
属还是不会被破坏或流失。

铊是累积性毒物，会一
直留在体内，一再摄取时，它

在体内的总量会不断增加，
一段时间后才会让中毒者丧
命。中毒者首先会剧烈胃痛、
恶心、呕吐和严重便秘，有时
候也会出现腹泻。这些症状
会在24-48小时之间发生，
当中毒剂量不大时，中毒者

可能撑得过几个星期。掉发
是一个有助于用来判断生还
者是否铊中毒的重要症状，
这种症状会在中毒两周后出
现。其他还会产生神经痛或
发炎的多神经炎，这会使手
脚产生刺痛感，接着身体其

他部位出现疼痛和无力感。
视觉神经也可能会衰退，最
后导致眼盲。

幸运的是，现在已经不
需要使用铊制成的杀虫剂
或药物了。

案例：1971年，葛拉翰·

杨工作的一家摄影仪器制
造公司，伦敦北方哈特福郡
波文登市的约翰·哈德兰公
司，在一个星期之内，他的
多位同事接连身体不适，出
现腹泻和恶心情况，因为生
病人数太多，被统称作“波

文登病菌”症状。公司的管
理阶层觉得很困惑，也有点
担心。1971年7月，仓库工
头鲍伯·伊格首先发病，除

了恶心和腹泻，还觉得手指
麻木，在症状出现 8天之后
过世，死因明显是多神经炎

和支气管肺炎。接着另一位
仓库工人福瑞德·毕格斯在

10月也出现相同症状，病情
一直没有好转，于 11月过
世。公司的其他同事陆续发
病，几位工人是喝茶之后发
病，症状是胃痛和两脚出现
针刺的感觉，其中有两位在
出院时还掉光了头发。

其中一位生还者，杰斯
洛·巴特想起杨曾经对他
说：“要毒死一个人，且让他
看来好像自然死亡，其实很
容易。”杨趁巴特不在时在
他的咖啡放进铊，在巴特抱
怨咖啡味道有点苦而把咖

啡倒掉时，杨还问道：“你怀
疑我想毒死你吗？”

公司最后召开会议，请
来医师说明病情。警察得到
通知，对杨进行调查，发现
他曾因毒杀家人被关进一
所专门收容罪犯的精神病

院布洛摩收容所，9年后被
释放，但有关单位一直没有
把他的前科记录告知公司。

1971年，他被判谋杀和
谋杀同事未遂两项罪名。警
方在他的住处找到铊和一
本笔记本，笔记本里有一些

可怕字句。最后在挖出来的
毕格斯先生的尸体，以及已
经被火化的伊格先生的骨
灰里检测出铊的存在，找到
证据。英国首次在已经火化
的受害者骨灰里验出毒物，
特别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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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阳是一个深思熟虑

的人，他思维缜密，看得比刘健
和谢迁更远。经过殊死拼争，正
直的力量终于占据了上风，朝
堂上下的刘党一扫而空。大明
王朝再次回到了正常的轨道
上。李东阳终于解脱了。

其实对于朱厚照而言，

刘瑾先生是死是活倒也不
怎么重要，只不过是换了一
个玩伴而已，找谁玩不是玩
啊？之后不久，他就挑上了
一个叫钱宁的人，身世不
详，是一路拍马屁拍上来
的。刘瑾是个老头子，除了

百依百顺之外，也没有什么
长处，钱宁可就不同了，他
那时年纪还不老，能够紧跟
时代潮流，什么新鲜就玩什
么。在他的帮助下，朱厚照
玩得是相当的厉害，野史上
对这位仁兄的记载很多，也

有很多骇人听闻的事情。
首先说说那个闻名中外

的“豹房”，一般人听到这
个名字就会产生类似儿童
不宜之类的感觉，事实上，
这个豹房，也确实是有点儿
童不宜。

先说明，豹房，并不是包
房，而是朱厚照修的一座宫
殿，就在西华门附近，这位
老兄每天就泡在这里，所谓
三千佳丽云集的后宫也不
去，那么豹房里到底有什么
东西能够吸引这位老兄呢？

因为这座豹房里不但养
了很多朱厚照从全国各地找

来的美女和乐工，还是他的
野生动物园，里面养了各种
各样的动物，最多的是豹子。

为什么养豹子呢，要知
道这可是朱厚照先生经过
千挑万选，反复试验才决定
的，他经常把野兽养在地牢

里，然后把肉吊在竹竿上，
让野兽来咬，久而久之，许
多野兽也被他玩残了。通过
仔细观察和科学实践，他发
现只有豹子的积极性最高，
扑咬动作最凶狠，所以他最
喜欢养豹子。

再说说这个女人问题，
他在这方面，名声是很不好
的。经多方史料反映，朱厚
照先生确有可能是逛过妓
院的。当然，他是换掉那套
上班的黄色制服才去的，而
且他也确实比较守规矩，据

说从来没有赖过账。
仔细分析这位先生的举

动，就能发现，在他的种种反
常行为背后似乎隐藏着一种
独特的动机。这种动机的名
字叫反叛。朱厚照不是一个
适合做皇帝的人，他穷尽自

己的一生去争，想要的无非
是四个字———自由自在。
这一天，朱厚照突然下

诏书，表示自己北方玩腻
了，想去南方玩，可他没有
想到，这道诏书竟然成了导
火线。大臣们忍耐已久的愤

怒开始井喷了，很快，北京六

科言官、十三道御史，南京六
科言官、十三道御史、六部高

级官员，甚至地方驻京官吏
也纷纷上书，要求不要出行。
一天到晚，朱厚照的耳边不
断响起的只有相同的两个
字：“不行！不行！”

朱厚照真的生气了。三月
二十，雷霆之怒终于爆发。

这一天，午门外密密麻
麻地跪了一百零七个人，这
些人都是上书劝诫的大臣，
朱厚照特意把他们挑了出
来，给了他们一个光荣的任
务———罚跪。
具体实行方法是，这一

百多人白天起来不用上班，
就跪在这里，跪满六个时辰
（十二个小时）下班。起止
日期：自即日起五天内有
效。附注：成功跪完可领取
惊喜纪念品———廷杖三十。

这是一次十分严重的政

治事件，上书的大臣们被狠
狠地打了一顿，后经统计被
打死者有十余人，但他们却
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

因为当朱厚照看到那些
受伤的大臣后，他犹豫了，
他明白这些人是为了他好，

于是他当众表示，不再去南
方游玩了。

这次旅游风波就此停
息，大臣们被打了屁股，受
了皮肉之苦，却获得了精神
上的胜利，朱厚照出了气，
却留下了恶名。所以这一次

争斗，没有真正的获益者。

EFGH

苏阳冷静地看着我，对我

和卓敏重归于好毫不惊讶。他
说如果有缘分，就算把两个人
分别扔到南极北极，变成冰
山，迟早有一天也会漂移到赤
道融化在一起，比如卓敏和
我；如果没缘分，就算天天腻
成连体儿，总有一天也会掐得

分道扬镳，比如他和浅浅。
我很吃惊，他挥手阻止

我再问下去，他只是说其实
他从来都没有爱过浅浅这
样的女子，“太假，像一张漂
亮的纸，自以为吹口气就成
了仙女，不像卓敏，有种从

骨子里让人怜爱的东西。”
我和卓敏终于去到丽

江，自我俩重逢之后，她就
总念念不忘去一次丽江。她
说她要去丽江玉龙雪山脚
下的那座“玉龙寺”为水晶
重新开光，她说也许龙喀巴

大师能解开她的一个先祖
对这串水晶许下的心愿。

我问她什么心愿，她也
一脸茫然，她说她只知道那
是三百年前家族里一个女
先祖在一场大火般的爱情
后，手捧这串水晶许下的心

愿。女先祖美丽而且冰雪聪
明，却一直勘不破情爱的难
关，她对着这串水晶发出心
愿后，这串水晶从此能给人
带来幸福也带来忧伤。“那
只是一个传说，老阿妈一直

把它藏在佛龛下———她从
不准我戴，但我太喜欢这串

水晶了，我悄悄从佛龛下偷
出来戴上时，老阿妈脸色一
变，但她一直不爱说话，就
默默看着我把珠子戴上。”

她喜欢手指灵活地转动

着腕上的碧玺，让阳光迎面打
在上面幻化出一缕缕光芒。我
知道她的心思，我们重新在一
起后，她决然地又把它戴在腕
上。这是她和我必须渡过的一
关，我们与其逃避，不如面对。

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这才是一个坚强的开头。离
开北京前，我终于带着她前

往八达岭长城下去玩蹦极。
那天风很大，她像以前那样
站在桥墩上紧闭双眼不敢往
下跳，我猛地把她推了下去，
听到她长长的“啊———”坠
向山涧，然后弹起，然后坠
下，又弹起……我也奋勇跳
出，听见风在耳边金属摩擦

般掠过，坠落，一片黑暗，又
弹回……我终于回到人间。
我俩终于体验过死亡的感
觉，觉得生命如此美好。

这时，傍晚的阳光把玉
龙雪山打出一片浓郁的金

色，玉龙雪山的主峰像一尊
宝相庄严的佛。虽然打着小
黄旗的旅行团已把丽江弄
得人满为患，但用无数白石
头修建而成的玉龙寺仍是

一座寂寞的寺庙，寂寞得像
一朵白雪莲，无人采摘。

我们去的时候，一个两
眼澄明的和尚正站在门口

晒着干雪莲，他说，龙喀巴
大师昨天走了，圆寂了。她
吃惊地看着和尚，但和尚笑
得很纯净，脸上全无一丝哀
绝之情，他说：“上师只是回
家了，回到他本来的家。”

那天晚上，我和她躺在一

家有着木格子天窗的客栈里
仰望星空，她突然说她现在把
好多事情都想清楚了，她要好
好地和我过完这一辈子。

那天晚上，我们认真地
爱了一次，她很激动，浑身发
烫地问我：“如果怀上，你

猜，是男还是女？听老阿妈说
这个时候你看天上的星星，
最先被你看到的那一颗就会
投胎成为你的孩子。”我抬
头望去，满天的清澈寒意，无
言倾诉着某个巨大秘密。

我庆幸和卓敏最终走到

一起，虽然我俩经历那么多
的磨难，但我们在灾难中想
通了很多问题，我和她已不
会回到一开始的激情澎湃。
我们时时还会吵嘴，但我们
现在却更加默契，一个眼神
就互相知道很多东西。我并

不像她那样已然遥遥地想
到生男还是生女，但我满意
现在这种柔软的状态，认为
一辈子这样就是幸福。

我并不知道，那个命运
的惊人秘密，正像漫天浓雾
一样向我们悄悄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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